
 

 

   

 

 

 

要住这房子。我当时觉得很

突然，老人生前定好的事，

怎么又变了呢，这时我想起

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

话，你要你就拿去吧的法

理，想到自己是修炼人，遇

事先想别人，就说你要就给

你吧。姊妹也都没吱声，散

会了。第二天一大早，大姑

姐就来我家说，她要出面把

房子要回来，还给我儿子，

房产不能留给外姓人继承。

大姑姐走后，丈夫问我房子

要不要。如果要，他能把房 

子要回来。我说不要了。丈夫说那

可不是十块八块的东西，是几十万

的房产。我说，那也不要了，给你

二妹妹吧。如果要回来，你们姊妹

就掰生了，就不能走动了。丈夫没

吱声，默许了。如果我不修大法，

是不会这样处理的。现在的人，谁

不知钱好啊。 

我修炼了二十七年了，身体健

康，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

自私自利，修到无私无我，先他后

我。是大法和大法师父洗净了我，

使我晚年身心健康，幸福快乐。愿

更多的人记住“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也成为一名幸福安

康的人。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是一名修

炼大法多年的老年女弟子，

为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和

法轮大法的救度，我也写几

个修炼中的故事与大家分

享，希望把福音传给更多的

人，别错过这万古机缘，也

成为一个身心健康、幸福的

人。 

师父净化了我的身心 

我年轻时性格急躁、得

理不饶人，丈夫性格更是暴

躁、说一不二。我们经常因 

为一点小事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

吵，弄得四邻不安，孩子也很难

过。我还得了一身病，尤其是心脏

病。有一次和丈夫吵架，想不开，

偷偷吃了一瓶安眠药，差点死了；

家里人发现后，送医院抢救三天，

又活过来了。日子过得很苦，很艰

难，度日如年。 

一九九七年一位同事来我家串

门送我一本《转法轮》，我看后觉

得太好了，爱不释手，就开始修炼

了。经过反复地学习《转法轮》，

严格按照“真、善、忍”道德标准

要求自己，提高心性，与人为善，

心态平和了，心胸开阔了，遇事向

内找自己的不足，再也不和丈夫吵

架了。身上的病也不翼而飞。 

大法净化了我的身心。我与丈

夫晚年夫妻和睦、幸福安康。 

四个桃子 

二零二三年秋天，我去大市场

买了一兜子菜，最后又买了几斤桃

儿放在兜子上面，乘公交车回家，

坐在车前面的单座，顺便把兜子放

在座边地上。司机开车后，有人

喊，桃撒了，桃撒了。 

当我回头时，看见我兜子倒

了，桃子撒在远处两个，撒在近处

两个。这时看见坐在我对面单座的

一个妇女，把远处的两个桃子捡起

来，放在她的兜子里。我没吱声，

然后我把跟前的两个桃子，捡起放

在我兜子里。这时刚才捡桃子的妇

女说，我捡的桃子是她的。我就在

想，师父教导我们，明明白白的在

利益上吃亏不动心，不和常人计较

利益上的得失，我就把兜子拎过

去，说你看哪个是你的，随便拿，

挑大的拿。她真的挑两个桃子，放

她兜子里。 

当时我心态非常平衡，没有一

点怨气。这时后面乘客说，桃子是

从你兜撒的，我笑了笑说，吃亏是

福。如果我不修大法是不会这么对

待的。 

几十万的房产 

老公公有五个孩子，二男三

女，我是大儿媳。公公八十多岁的

时候，身体欠佳，召开了一个家庭

会议，决定把两处房产留给大孙子

一处，小孙子一处，姊妹也都同意

了。老公公病故后，又召开了一个

家庭会议，老公公的二姑娘要继承

给大孙子的房产，说她住房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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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
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
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至今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
籍被译成 50 种语言出版发行。李
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
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
5800 项。“真、善、忍”的信仰
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
敬，但却在中国大陆 
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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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打耳光是很随便的。有时犯人

打我、吵得隔壁监号的新犯人都睡

不了，那些新入监的犯人们就喊

“打倒共产党！”我就喊：“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 

第三天，她们把我转到教育科

的二楼一间房子，此时房间前后的

两扇窗户窗帘已拉得紧紧的，中间

一个大铁椅子，她们把我捆绑在铁

椅子上动弹不得，屋里有个塑料马

桶，墙壁上贴满了骂法轮功的话，

还有他们拍的我母亲哭泣的相片，

还有我儿子来监狱看我时被杨波拍

的照片。大约有十个犯人包夹两班

倒轮流监控我，四、五个人一班，

有的是打手来硬的，有的是来软

的，劝我识时务，每天有两名狱警

值班监控着这里的一举一动。他们

看我不动心，就开始把我的双胳膊

撅到后背，脚尖不着地吊挂在铝合

金的窗架上，这种酷刑非常的痛，

我的左手臂在九年后的今天依然无

法用力抓东西。 

更恐怖的是，他们丧尽人性，

在我的嘴巴鼻孔下面喷射不明药

物，致使我的嘴巴四周结了一层厚

厚的褐色样的锅巴一样的东西，造

成此后我的记忆丧失了一大部份，

大便不出，小便失禁等后遗症，整

个人形变得脱了像。 

这种酷刑虐待持续长达半个月

之久，还有每天强制看诽谤污蔑法

轮功和师父的光盘等等恶行。我对

着镜头说：要我说、要我做我不愿

意的话和事都是假的。他们说假的

我也要这样。在我还有一点意识的

时候，我告诉他们：强制永远改变

不了人心。 

对那些来给我洗脑的人，我会

问他们是否看过《九评共产党》，

他们几乎都说没看过。有狱警也

说：这是上边的指示，我们也没有

办法，我家里还有一个四岁的小女

孩。犯人李秋萍也说，叫我不要怪

她，这是警察让她干的。后来我连

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还有一丝意

念就是：必须活着！◇ 

 

有时其他监号的犯人被吵得受不

了，也会上告狱警，说值班犯人欺

侮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日，杨姓教

导员突然把我叫去，现场还三监区

大队长、书记、狱警，还叫来同监

舍的犯人等，围着一个生日蛋糕，

给我唱生日歌。他们还对此拍了很

多照片。 

有一次，我和其他人被叫到教

育科看他们所谓的教育片，我开始

哭，回到监舍我还在嚎啕大哭，只

记得教育科的陈姓狱警用胶带把我

的嘴缠得紧紧的，喘气都喘不过

来。（见《江西省女子监狱两任监

狱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二

零一四年六月份，狱警杨波强制夏

季萍到教育科观看诽谤法轮功的光

碟，遭到夏季萍拒绝。杨波就将夏

季萍吊铐在教育科的窗台上，并用

透明胶带贴封住夏季萍的嘴唇，直

到她呼吸困难、几乎窒息。） 

那时我经常哭。狱医经常给我

来量血压，低压 30，高压 40、50

是常事，他们还说很正常。我身上

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头晕、眼

黑，他们也说都是正常的。 

我的右腿因为长年累月的罚

站、体罚开始肿胀，其他刑事犯看

到都说吓死人了，脚那么粗，像猪

脚似的。在我刚入狱之时，包夹犯

人朱节节就用脚后跟使劲往我的脚

背面猛踩，致使我的两个脚背面至

今日还麻麻木木的，走路一不小心

就摔倒，一个腿粗，一个腿细的，

两个关节膝盖时不时的隐隐作痛，

特别是阴雨天气更是苦不堪言。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号，狱警

黄善玉、王宁把我关在一个审讯

室，锁在铁椅子上，我双手双脚被

铐子铐的动不了，由四个搬运队的

刑事犯轮流监控我两天两夜，每餐

饭只能吃一口，水也只能喝一口，

厕所一天上一次，上两次就要喊报

告，喊声大了，犯人们就用黢黑的

抹布往我嘴巴里塞。晚上她们不许

我睡觉，眼睛不能闭上，否则揪眼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报
道）江西省抚州市法轮功学员夏季
萍女士，今年 61 岁，原抚州市土
产公司的下岗（失业）职工。因坚
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她两
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共计七年
半；两次都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
狱迫害，期间遭到非人酷刑折磨，
包括灌浓盐水、长期剥夺睡眠、长
期背铐、戴“牛镣”、绑“束缚
带”等，并遭到不明药物摧残。 

夏季萍于二零一六年八月九日

结束冤狱回家。出狱后的她，在很

长的一段时间仍饱受药物摧残的后

遗症的折磨，并经常遭到社区人员

及警察的骚扰。 

以下是夏季萍叙述自己在狱中

遭迫害的情况：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下旬，抚州

市临川区法院非法判处我四年的判

决书由送达的法院书记员及看守号

房的王姓狱警威逼胁迫我签了名

后，上诉约十多天后维持原判。 

二零一三年年初，他们很快把

我押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开

始逼迫我抄监规，然后罚站，每天

睡很少觉，只能在凌晨两点眯下眼

睛，五点接着罚站，然后我又被捆

绑在活动室的窗棱铝合金架上，有

包夹犯人监控，不许闭眼。我很长

时间都是头垂在裤裆中间睡着了，

醒了头就剧烈的痛。 

这年夏天近三个月，杨姓教导

员把我的私人用品全部搬到她的办

公室里去了。我没有了任何生活用

品，一次捡地上一小块报纸，被包

夹犯看到报告给狱警，唐姓狱警也

要拿回去，说是公家的。 

我没有衣裤换洗，只能是在睡

觉前在水里洗一洗，抖抖，晾在床

沿边，赤裸着身体在床上只是打个

盹，就有专门值班犯人来叫，我只

好把湿衣裤套在身上继续被罚站。 

监规说打人骂人要受处罚的，

但是犯人打、骂、酷刑虐待法轮功

学员越凶越残忍，受到的奖励就越

多。值班犯人可以随意打、骂人。


